
张时超 (1912—1970)是从随南农村走出
去的领导干部，他身上既有中国农民的朴实
和正直，也有革命者经受血与火考验后的忠
诚和执着。这种被提炼后的精粹始终伴随着
张时超的人生轨迹。从随南县长到大学校长，
一路走来，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勤勉干事、
廉洁奉公……

1938 年 1 月，刚从武汉大学弃学投身抗
日活动的张时超，带着在校接受的进步思想，
回到家乡随南何店干革命。他在老家发展了
中共党组织，他革命的对象从自家开始。他号
召当地贫农在自家山上砍柴、在自家堰塘打鱼。
还带头去当地地主家里（包括他的伯父家和
他自家）要求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

当时，张时超的父亲很不理解张时超的
所作所为，认为他们老张家出了一个不肖之
子，但是他的伯父张抚之是个明白人。张抚之
1903 年曾赴日留学，民国初年还出任过湖北
省财政厅副厅长，因不满民国政府官场腐败
而弃官从商，颇有几分见识。他认为张时超思
想顺应时势，敢想敢干，必能成就一番事业。

1941 年 5 月，张时超赴任随南县抗日民
主政府县长兼县委政权部长。这时，他的一个
堂兄弟听说张时超当了县长，便找到张时超，
想在县政府谋个差事。张时超看到兄弟满带
欲望的脸，说：“我们这个县政府不是老张家
的，是穷人的政府、人民的政府，是提着脑袋
为百姓打天下的政府，你从早断了这个念头，
好好做人、自谋生路！”

张时超的堂兄弟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回
去逢人就讲，张时超做了县官，现在六亲不认
……一些风言风语传到他这里，他淡然一笑：
我们共产党人讲的就是原则，没有原则就不
能成方圆！甚至在解放后多少年，他都一丝不
苟地践行着这个原则，无论是家父子侄，还是
妻女儿媳，都没有从他这里越过这道“红线”。

据张时超的爱人周洁回忆：1960 年，正
值三年困难时期，张时超当时任江西工学院
党委书记，像他这一级的干部，国家每月发给
十斤精粉（上等面粉）、两斤麻油、五斤黄豆、
还有白糖等。这些东西他领到后直接送进食
堂，给老弱病残者食用，他自己每餐都和学生
一样排队打稀饭吃。没有菜就用盐或酱油拌
食。他的粮食供应每个月三十四斤，他主动退
掉十九斤，每月只剩十五斤。

那几年，他们家里吃过红薯叶、水浮莲、

榆树皮、黄荆叶等各种“瓜菜代”。由于长期缺乏
营养，工作劳累，身体发肿了，张时超才拿出钱
买白萝卜煮着吃。萝卜有消肿作用，待浮肿悄悄
下去后，他又吃起那些仅能填饱肚子而无多大
营养的“瓜菜代”，却把省下的粮食拿到学校食
堂。张时超对知识分子特别关心，他说：“国家要
建设好，就要靠这些专家教授、这些青年学生；
我们能省一口决不能让他们饿着。”

张时超时时想着别人，对自己生活却近于
苛刻的地步。他的儿子张志正回忆说：“父亲生
活简朴，无烟酒嗜好。他的一件呢子大衣除了接
见苏联专家穿，平时舍不得穿，这件大衣一直到
父亲逝世后还存放在衣柜里。父亲经常教导我
们艰苦朴素，他一生未穿过像样的衣料。”

张时超的儿媳陈松回忆：“公爹除生活俭朴
外，爱惜粮食如同爱护自己眼睛，谁要是吃饭时
掉下一颗饭，非要你拾起来吃了不可。生活上低
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政治上严要求。解放初期，
我家里特别穷，我只读了个中师。但是我是多么
想读大学啊！我到江西工学院，向公爹提出想上
他们的学院，在大学念几年书。但我不管怎么
说，他就是不同意。他当时任工学院党委书记兼
院长，只要他打声招呼，我完全可以免试推荐上
大学。但公爹却说，我不会给你说话的，你如果
符合条件，考来了，我们欢迎。你如果自己进不
来，说明你不符合条件。”

“1965年暑假，我到南昌去了一趟，跟婆婆讲
我们准备结婚了，该给我们添置一些用品。他们却
说‘你们到旅馆去结婚吧。’我原想张个嘴，起码会
给我们买些床上用品或给点钱让我们自己看着办。
谁知他们那样说，我当时真生气，我怎么找了个这
样的高干公爹，舍不得给我们花一分钱。我们到旅
馆住几天，屁股一拍就走了，什么东西也带不走，
什么东西都是别人的，有什么纪念意义呢？”

“我们结婚以后，志正在南昌市工作，我在
吉安县乡下工作。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月供应五
十多斤一下子减少到二十来斤，志正身体也不
好。我们向父亲提出把我调到南昌市来，一是解
决家不像家的问题，二是也好照顾志正的身体。
公爹却把我们教育了一番，说农村好，与贫下中
农在一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以学到不
少东西，坚持不调动我的工作。”

“1967 年我生了女儿。一个女教师带一个
孩子又要上课，又要打柴、种菜、买米等。买点生
活用品得步行十几里路，还有一日三餐得自己
做，生活确实存在着不少的实际困难。我给公爹

写信，请公爹开个口，把我调到南昌市。公爹却
又用大道理教育我一番，并严肃地指出：‘你们
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党叫你们在哪里，你们就
应高高兴兴地在哪里，不允许你们利用我的关
系去谋私利……’”

“公爹对我们严格要求，对别人却非常体
恤，六十年代毕业的江西工学院的大学生们，对
张时超很钦佩，很感恩。因为那时候生活困难，
父亲把他的特供品给学生食堂，几年来没有一
个学生饿死。同时，父亲重视抓教学，常与学生
一道听课，交谈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学生确实学
到了适用科学知识，后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发挥了作用，所以，这些青年学生对他都很感
恩。”

南昌航空工业学校 1961 届毕业生陈善钧，
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张校长。那时候的张时超总
是穿着洗得发白了的旧军装，花白的头发和胡
茬也不刻意去修理，脚下一双布鞋，但他精神矍
铄，身板硬朗，慈祥和蔼。每次到学生宿舍时，他
手里总拿一把笤帚，边看宿舍边打扫卫生，完全
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形象。

陈善钧回忆：“我有幸在走廊里见到张校长
两次。一次正面相遇，他对我微微一笑，当时我
并不在意，也不知道他是谁；另一次是见到他远
去的背影，还把他当成了清洁工。”

“那是 1958 年秋刚到学校的第二天，经过
一宿的休息，我还没有驱散坐火车的劳累，晕乎
乎地去洗漱。在走廊里我看见一个老头在扫地。
相对一视时，他对我微微一笑，他是我到校后看
到的第一个员工，对学校为新生派清洁工打扫
卫生，我感到亲切又感动。几天后，我发现这位

‘清洁工’没有来上班，一打听才知道，他是我们
的校长。一个校领导一点当官的派头都没有。当
时，张时超校长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却用自己
的行为，给我上了人生中难以忘怀的第一课。”

张时超在南昌航校的同事张本䘵说：“我是
1952 年 4 月从民航调到这所学校的，一直在时
超同志领导下工作。1954 年暑期，汉口航校迁
往南昌，时超同志改任党委书记兼校长，我任教
务处副主任、教务副校长。1959 年为筹建沈阳
航空学院，他调任该院副校长，不久，该校停建，
他又调回南昌航校，直到 1960 年初调江西工学
院任党委书记。他事必躬亲，为学校的构建和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时超同志事业心很强，对工作认真负责，
从他到南昌航校直到调走，近十年时间，正是学

校初创和发展时期，他经常不分昼夜地工作，
学校里有冬暑假，但他很少休息，从来没有外
出疗养休息过。1957年他突然大量便血，病情严
重，住进医院，等病情稍一稳定，他就又把心
放到学校的工作上。有一次，我到医院去看他，他
一再叮嘱要把学校的工作搞好，不可有丝毫
放松。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令人钦佩。”

张本禄介绍，张时超出身知识分子，对党
的知识分子政策有较深的体会，平时同教师
的相处，态度平易近人，以诚相待，从不摆架
子。因此，教职员工都愿意与他接近，他就像
一个敦厚的“长者”，给教师们留下美好的印象。

张时超十分关心教学工作，学校全面工
作再忙，他也从不放松教学工作，经常了解教
学工作情况，还经常听课，有一段时间还亲自
执教政治课，他还经常组织大家系统学习教
育学，他自己也带头学习。“文革”以前，学校
每学期召开有全体教师和中层以上干部参加
的教学工作会议，检查教学工作，座谈提高教
学质量和措施，他只要不外出开会，总是每会
必到，还尽可能地亲自主持这项工作。

张时超善于团结同志，他调离南昌航校
以前，校领导班子也曾经多次调整，有时也出
现一些矛盾，但他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对自己
要求严格，对同志诚恳帮助，在领导班子和教
职员工之间有着极高的威信。

张时超组织观念很强，这不仅表现在工
作上，也表现在对待个人问题上。解放初期，
他在江西做地方工作，后来调到汉口航校工
作。1954 年组织决定学校迁往江西南昌，他
也随学校迁往江西。1959 年沈阳航校改扩为
学院，他调去任副校长。不到一年，沈航“下
马”，他又回到南昌航校，直到 1960 年调江西
工学院。无论到哪里，他都以大局为重，无条
件服从组织安排。这种高风亮节、任劳任怨的
高尚品质，一直伴随其一生。

这就是张时超，在他短暂的人生中，严于
律己，宽以待人，不管在什么岗位，不管在什
么地方，他总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
自己，敬业奉献，清正廉洁。他的家人、同事、
学生都受到他的言传身教。他从家乡何店一
步一步走向领导岗位，却不曾衣锦还乡。当地
百姓讲，张时超在南昌担任领导干部时，他年
逾七旬的老父亲还一直在老家自食其力。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随州市作
家协会副主席）

当李白挥毫写下“彼美汉东国、川藏明月
辉”，炎帝神农故里、中国编钟之乡随州，便与诗
意结下了跨越千年的不解之缘。随州市诗词楹
联学会会长张立敏先生，以五十余载的诗词研
究之功，历时数年潜心编著的《彼美汉东国·随
州古典诗词辑注》，既是一部打捞千年诗魂、填
补随州文化空白的扛鼎之作，更是解读随州精
神密码的文化图谱。全书集纳了三国至清末
1600 余年间 214 位诗人关于随州的 479 首诗
词，以严谨的辑注体例、广博的收录范围，为随
州乃至中华诗词宝库献上了一份厚重大礼，让
读者得以在诗行间穿行，触摸随州的精神年轮。

随州虽为礼乐重地、人文富集之地，却因历
史变迁与文献散佚，诸多诗词佳作长久湮没于
时光长河。张立敏先生怀揣“为乡邦存史、为文
脉赓续”之初心担当，耗费数载爬梳典籍、辨析
真伪，辑录千年诗魂，完成了艰巨的文献补遗辑
注工作。书中不仅收录了曹植、王维、李白、韩
愈、欧阳修、陆游等文坛巨匠的题咏之作，更发
掘出大量地方官吏、隐逸之士、释道高人的冷门
佳作——从《随州志》未载的王钺《金刚坡望大

洪山寺》，到鲜见选本的沈佺期《送乔随州侃》，再
到陆游气势磅礴的《大洪禅师赞》，皆被精心辑录。
全书涵盖古风、近体、歌行、词等多种体裁，地域上
遍及随州现今所有乡镇，山川风物、民俗人情、忠
信事迹皆入诗行，构建起一幅跨越千年的随州文
化长卷，为随州方志“艺文志”补遗焕彩，更为中国
经典诗词贡献了增量珍品。

这部《彼美汉东国·随州古典诗词辑注》价值，
不止于文献的系统汇集，更在于对随州人文精神
的深度解码，而山水之美正是这份精神底色的生
动载体。翻开此典籍，大洪山、桐柏山、涢水、溠水
等山川水系跃然纸上、刻录心间，历代诗人以笔为
毫，勾勒出随州细腻的自然肌理。王维笔下“送邱
为往唐州”的征途烟雨，李白“题随州紫阳先生壁”
的隐逸清幽，沈括“登汉东楼”的凭栏远眺，皆将随
州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融为一体。宋文茂《赠洪
山体忍大师》中“锡飞孤岭诗千首，钵注寒潭月一
规”的佳句，更以孤高僧人与清冽潭月相映的景
致，道出了山水与人文的共生之道。四季风光皆入
诗行：春有“山花似欲带桥流”的灵动，夏有“五月
阴寒雪满山”的奇绝，秋有“雁度暮钟声”的悠远，

冬有“洪山积雪”的静谧，真正让人读懂了随州
“川藏明月辉”的自然灵秀。

若说山水是随州的肌理，那么忠诚信义便
是随州的脊梁。书中收录的边居谊《绝命辞》“铁
石肝肠忠义胆，精灵常向岘山留”，字字泣血，记
录了这位随州籍南宋抗元名将镇守沙洋时散尽
家财、血战元军、拒降自焚的壮举，照见了一个
时代的气节。还有为保护百姓阵前殉难的知州
徐中明，被诗人赞颂为“我闻城屡陷，不闻官守
死”的楷模。这些诗词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历
史的见证，让随州的诗意超越了山水之美，更添
人文之刚。在姚鹄“风尘匹马来千里，蓬梗全家
望一身”的感慨中，在陈亮“送文子徐妹丈”的壮
怀中，我们更读到了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家国情怀，感受到随州人刻在骨子里的忠
诚信义风骨。此外，书中既有“桑麻积雨肥春垅，
鸡犬一村喧昼晴”的田园之美，也有“孤城高倚
汉江秋，血战三年死未休”的忠义之气，刚柔并
济间尽显随州人的精神底色。

最让人感佩的，是这部辑注典籍背后绵延
千年的文脉传承。随州自古便是文脉昌盛之地，

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的殷切期许，“邺侯家
多书，插架三万轴”的书香盛景，皆印证了此地对
文化的尊崇。张立敏先生艰辛的辑注工作，正是对
这份文脉的传承与光大。他不仅让文坛大家的名
篇得以传世，更让诸多地方文人“养在深闺人未
识”的诗句重见天日。书中对李白《静夜思》创作地
的考证、对欧阳修诗作的文学地理学定位，更体现
了辑注者的严谨治学态度与心血付出。正如湖北
省中华诗词学会会长段维在《序》中所言，这部书

“为随州的方志补遗焕采，为中国经典诗篇贡献增
量”。

在“诗和远方”成为时代向往的今天，这部典
籍更具特殊的当代价值。它搭建起传统与现代的
桥梁，书中诸多描摹随州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的
佳句，为现今随州文旅融合、文化传承提供了宝贵
财富。广西师范大学刘村汉教授亦评价此书让“诗
就在身旁”，其出版不仅能推动诗词吟诵、诗碑建
设等文化实践，更能增强随州地域文化自信，让千
年诗韵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

从三国曹子建的《神农赞》到清代郝谦的《铁
釜行》，从大洪山的禅意悠远到涢水河畔的渔舟唱
晚，《彼美汉东国·随州古典诗词辑注》是一部随州
的“诗史”，更是一座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对于诗
词爱好者而言，它是品鉴格律之美、赏析佳作的范
本；对于随州儿女而言，它是追溯乡愁、认同故土
的根脉；对于文化研究者而言，它是探究地域文
脉、填补学术空白的珍籍。读罢此书，掩卷沉思，耳
畔仿佛仍回荡着编钟的清越之声，眼前浮现的是

大洪山的云卷云舒、涢水河的烟波浩渺。愿更多
人能翻开这部典籍，品读随州的灵秀与刚健、温
柔与忠信，在诗行间邂逅汉东古国的千年风华，
让这份文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作者系原随州日报社高级记者）

我 出 生 在 随 南 边 沿
的一个小山村，恰逢大跃
进那年头，家里日子格外
紧巴。爸爸在外头搞“大
炼钢铁”常年不着家，妈
妈顾不上照管我，打小我
就跟着外婆过活。

那会儿没奶吃，全靠
爸爸每月从外地捎回十
斤米。外婆把这米看得
比啥都金贵，一粒都舍不
得糟践。每天清晨天不
亮，外婆就蹲在灶台边，
添上柴火慢慢熬米汤，熬
得 米 花 都 融 了 ，稠 乎 乎
的，晾到温乎了，用小勺
子一勺一勺喂我，自己却
啃 着 难 咽 的 野 菜 窝 头 。
衣裳是补丁摞补丁，肚子
也总填不饱，外婆就上山
挖野菜、蒸粗粮饼，想尽
法 子 让 我 多 沾 点 粮 食
味。寒来暑往，直到 1964
年，我才回到爸妈身边，
背上粗布小书包，踏进了
小学校门。

1965 年“四清运动”
时，当村干部的爸妈被划
为“四不清干部”进了学
习班。家里只剩我、大我
4岁的姐姐，和一个 3岁的
弟弟，还有牛和猪。那时
我才六七岁，每天上午上
学，下午得放牛，一边放
牛还得一边打猪草。姐
姐则守在家里烧火做饭，
照 看 弟 弟 ，撑 起 一 家 吃
喝。我们小小年纪，干的
活比现在十七八岁的孩
子还多，苦和累都自己默
默扛着。

七八岁那年夏天，天热得像下火。我放牛时实
在熬不住暑气，就爬上那头大牛的背乘凉。那牛性
子直，竟一头往堰塘里冲，我年纪小不懂事，死死地
趴在牛背上，跟着牛就到了堰塘中间，水没过了半截
身子，吓得我一动不敢动，连哭喊都发不出声。万幸
旁边有个老人路过，他急得大声喊我，把他的竹篙伸
到我面前，厉声叫我抓紧，硬是一点点把我从堰塘里
拖了上来。这场景我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要是
没有那位好心老人，恐怕就没有今天的我了。

儿时的日子有苦楚，也藏着细碎的暖。这份暖，
成了我往后前行的微光。1970 年，我刚满 12 岁，便
到离家近的京山县坪坝镇读初中，那时年纪尚小，却
已懂读书的珍贵。两年后，也就是 1972 年，我又到
京山县宋河镇读高中，那年我还不到 14 岁，求学的
路更远了，一去就是 30多里山路。

那个年代没有车，往返家校全靠一双脚，翻山越
岭是常态。天不亮就得起身赶路，踩着露水翻山头、
蹚田埂，饿了啃口干粮，渴了喝口山涧水。一路奔波
到学校，鞋袜常被露水打湿，裤脚沾满泥土，却从不
敢耽误一节课。现在想来，我那时的求学路，和当下
的孩子比真是天差地别，一个在地上摸爬滚打，一个
在蜜罐里安稳前行。

万幸的是，我的爸妈比村里多数父母都通透，深
知知识能改变命运，坚持让我和姐姐读书求学。那
会儿山沟里重男轻女风气极重，好多同龄女孩早早
辍学在家干活。我能背着书包走远路求学，全靠父
母的远见。我们在学校苦读赶路，父母在家更是操
碎了心、忙断了腿，扛起全家生计的同时，还时时记
挂着我们的冷暖温饱。

如今我已 68岁，早已退休安享晚年。回望这一
生，儿时外婆的米汤暖了岁月，陌生老人的援手救了
性命，父母的支持给了我奔赴远方的底气。那些吃
过的苦，磨硬了我的筋骨；那些遇过的暖，温柔了我
的岁月。感恩生命里每一份善意与成全，是这些照
亮我岁月的人，让我在贫苦岁月里不曾迷茫，在风雨
人生路中稳步前行，也让我懂得珍惜当下的安稳幸
福。余生常怀感恩，不负过往，不负岁月，更不负那
些曾予我光与暖的人。

（作者系曾都区农业农村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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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 ● 许享红

廉 洁 奉 公 的 楷 模
——记张时超同志的生活点滴

诗藏汉东韵 籍补随州根
——《彼美汉东国·随州古典诗词辑注》精粹解读


